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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居民的维权运动
!"世纪初，西班牙统治下的中

美洲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自治区
发展了自身的抵抗形式以对付外来
的入侵。他们有社团的钱柜，允许他
们设立起财政储备以完成其贡献和
其他义务。他们学会以合法的所有
权凭证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并学会
如何进行请愿和游说，这些都是在
西班牙世界中谋求政治生存所必不
可少的”。

#$世纪中期之后，全球各地的
民族解放运动和联合国的非殖民化
努力，对于土著居民大范围组织起来
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益起到了促进
作用。!%&&年，联合国通过《公民和
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公约》。'%""年 %月，联合国召
开保护美洲印第安人的国际会议，参
加会议的有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和
()个联合国成员国代表。美洲地区
*+个国家的 *,$多名印第安人代表
在会议期间向世界报告了土著居民
的悲惨境遇，以及他们遭遇的种族歧
视和种族灭绝政策。

我们可以从一份美国 *%#)年
出版的调查报告了解到印第安人的
境况：
印第安人人均年收入仅 #$$美

元，不及全国平均数的六分之一；教
育与实际生活相脱节，不能适应印
第安人的需要；食物单调，缺少水
果、蔬菜和牛奶；医疗条件落后，疾
病流行，特别是眼疾肆虐成灾；死亡
率居高不下，婴儿死亡率达
*%-,".，而白人则为 "-,).。

地球上的“第四世界”
!%",年，加拿大土著民运动领

袖曼纽尔当选为加拿大全国印第安
兄弟会主席。在一次聚会上，坦桑尼亚
驻渥太华高级委员会一等秘书姆布
图·米兰多告诉曼纽尔，殖民地各民族
的政治独立，那仅仅是第三世界，当
土著各民族以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传
统为根据成为他们自己时，那就是第
四世界了。这是曼纽尔第一次听到
“第四世界”，姆布图的话让曼纽尔开
始思考第四世界的概念。

曼纽尔 !%/!年出生于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东部的土著舒斯
瓦普人某部落。他小时候在爷爷奶
奶的抚养下长大，然后被政府送到
寄宿学校，接受“白人”教育。年轻
时，他为了养家糊口，经营过农场，
也从事过伐木业。/,世纪 +,年代，
他开始在舒斯瓦普人社区和部落从
事政治组织工作。他意识到，要想让
印第安人消除贫困，重建文化，并获
得政治经济权利，就要把印第安人
组织起来。

!%"!年，曼纽尔前往新西兰参
加“对毛利人发展项目的评估考
察”。在那里，他发现毛利人就像印
第安人一样，“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
族民与加拿大印第安人有着同样类
型的经历”。曼纽尔认为毛利人与印
第安人可以互助，这种互助同样可
以在社区里组织起来。他提出关于
社区组织和国际合作的想法，并且
得到了美国印第安人全国代表大会
的主席梅尔·托纳斯凯特的支持。
!%"!年，曼纽尔和托纳斯凯特签署
协议，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印第安
人实现了技术交流，随后，曼纽尔又
组织开展了多次洲际印第安人会
议。
曼纽尔希望“表明北美洲的印

第安文明并非陈列在博物馆中的遗

物，而是在一些社区活生生地存在
着，这种文化对于将来可以起到重
要的作用，印第安人的习俗也像其
他文化一样，还会成长壮大，而且也
有适应新事物的能力”。

联合国土著人民
权利宣言

/,世纪 ",年代之后，全球性
的土著居民运动已经形成。这一时
期，土著问题被纳入联合国的议题，
一直持续至今。

!%""年，土著居民第一次集体
直接参加联合国的活动。那一年，在
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的“万国
宫”，举行了非政府组织美洲土著人
民遭受歧视问题国际会议。《维护西
半球土著国家和民族原则宣言》在
会上被通过，宣称土著民应当受到
国际法的保护。

(,年后，/,,"年的 % 月 !( 日
成为了世界土著人民值得铭记的日
子。在这天召开的第 &!届联合国大
会举行全体会议上，以 !0(票赞成、
0票反对、''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
过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主席维多利亚·
托利1科布兹女士将《宣言》描绘
为：“表达着我们及我们的祖先长期
为之奋斗的最重要的权利的强烈宣
言，这些权利就是：我们的自决权，
我们对拥有及控制我们的土地、领
土及资源的权利，我们的事先自由
知情同意权利”。

!%)/年，联合国成立了土著居
民工作组。从 !%)/年至 !%%0年，工
作组一共召开了十二届会议，均涉
及宣言草案问题。在 !%)0年的会议
上，经过与参会各国土著民的艰难
商讨，大会达成了 !"项原则，构成

了《宣言》的最初基础，拟制宣言的
草案工作从 !%)+年开始进行。经过
数年的反复修订，在 !%%(年召开的
!!届会议上完成了《土著人民权利
宣言草案》的制定。历时八年完成的
草案的进一步修订工作，转交给
!%%+ 年成立的宣言草案工作组继
续进行。
从 !%%+年到 /,,0年，宣言草

案工作组负责审议和修订草案稿
本，再形成一个新的稿本。在宣言草
案工作组的第一届会议上，土著核
心小组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呼吁
不加任何变动、修改或删节，立即通
过小组委稿本，声称该稿本中已经
列入土著民权利的最低标准，这就
是所谓的“无变动立场”。但只有三
个国家愿意无变动地接受小组委稿
本。到了 /,,0年，草案部分的 0+条
文案，只有两条通过了宣言草案工
作组的审议。

/,,0年宣言草案工作组举行了
第十届工作会议，草案谈判仍在继
续。大多数国家仍不愿接受该稿本中
的最基本条款，土著代表们依旧坚持
无变动原则，双方僵持不下。自宣言
起草以来，已经过去近 /,年，草案迟
迟未能通过，很多土著民已经快忘了
这件事。为了扩大影响，在 /,,0年底
的第三周谈判时，有六名土著代表在
日内瓦万国宫会场进行了四天的绝
食活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注意。!!

月 /%日。一位墨西哥土著人代表六
位绝食者将一份声明交给宣言草案
工作组。
其中一位绝食的土著长者以击

鼓咏歌的方式为草案祈祷：
我们不愿意让我们的权利被拿

到联合国的这个过程中来谈判、做
妥协或被削弱，这个过程由土著民

发动，已经 /,多年。联合国自己说，
人权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必须
不受歧视地适用于所有人民。
绝食者收到了 ",,多封来自世

界各地的电子邮件，表示支持他们
坚持的宣言草案。这些邮件也被传
给与会各国代表。/,,+年，越来越
多的国家似乎都同意不对宣言草案
做大的改动，土著代表们也坚定地
站在一起，捍卫草案中的关键条款。
又经过两年的反复谈判，大多数国
家达成共识。在 /,,"年宣言通过
时，只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四个国家投了反对票。
然而，在此后的三四年里，这四

个国家都转变立场，支持这份宣言。
/,,) 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向
“被偷窃的几代人”道歉；/,,%年，
澳大利亚家庭、住房、社区服务及土
著事务部部长珍妮·麦克林女士代
表澳大利亚正式签署《联合国土著
人民权利宣言》。一年后，澳大利亚
的邻国新西兰在 /,!,年 0月也宣
布支持《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
言》。到了 /,!,年 !!月，由于加拿
大本国土著居民的努力，加拿大正
式宣布支持《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
宣言》。一个月之后，美国总统奥巴
马在白宫举行的各部落民族大会上
宣布，美国将向《联合国土著人民权
利宣言》提供支持。
至此，在联合国各成员国之中，

再没有反对土著宣言的国家。当然，
我们要承认，实现一个和而不同的
世界是困难的，土著人民占全球人
口约 &.，围绕土著人民形成的问
题是多方面的，而且历史长达数百
年。土著人民的权利保障虽然初见
成效，但完善的路途还很漫长。

摘自!看历史"!"#$年 #%期

来自“第四世界”的声音 ! 宝利（下）

感谢生命的美意
廖 智

! ! ! ! ! ! ! $&'我的两条腿都是有名字的

这些孩子一开始都很敏感，他们不愿意
坐轮椅，也不愿意被人发现假肢。所以有一
次，我编了一个舞蹈，就带着我的轮椅过去。
那些孩子一看到轮椅就很紧张，有的人直接
说，老师，我不会表演这种坐轮椅的节目。我
说我没有要你们来表演，我就是自己今天不
舒服，想要坐在轮椅上，你们能接受老师坐着
给你们上课吗？
他们就说，能接受。我说那谢谢你们，你

们很善良。
那天，我就把假肢卸掉，坐在轮椅上。下

课的时候，我把我的假肢举起来，说你们知道
吗，我的两条腿都是有名字的。我的左腿叫大
象，右腿叫粽子，你们看像不像？你们的腿有
没有名字？
他们一开始觉得很惊异，然后就开始笑起

来。因为我先拿自己的腿开玩笑，他们也开始
拿自己的身体来调侃。他们很快投入到兴奋的
讨论中，说我的腿叫什么，你的腿叫什么。之前
的难堪和尴尬就这么不知不觉化解了。
第二天，我连上了一个小时的课。以往都

是中途要休息的，但这次我故意没有停下来，
我也一直站在那里。等到一小时之后，他们都
站得累了，我让我的朋友推了好几个轮椅过
来。我说今天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坐，房间
里的凳子都撤走了，你们如果累了就坐轮椅，
要不然就一直站着。女孩子们比较听话，也实
在是累了，就纷纷坐下来。男生们大多比较叛
逆，彼此看了几眼，就一直逞强站在那里。
我说喜欢站的可以站着，没关系，我们坐

轮椅的来做游戏吧。我们就用轮椅玩各种各
样的游戏，开火车，接龙，旋转……我们玩得
很开心，站在旁边的男生也露出了羡慕的神
色，他们忽然发现，原来坐轮椅并不是一件羞
耻的事，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坐在轮椅上照
样可以很快乐。所以，男孩子们也渐渐挤进
来，加入到我们中间，在轮椅上放肆大笑。
后来，我们就开始编排一个短剧，讲的是

一个女孩子，从轮椅上跌下来，
然后在大家的鼓励中重新找到
了自信和快乐。那时候，我们这
个艺术小组的人员已经越来越
壮大了。最初，三分之二都是身
体残疾的孩子，后来，来参加的

健全的孩子越来越多，几乎是一半一半了。表
演这个节目，孩子们都理所当然地以为我会
挑选一个残疾的孩子担任轮椅上的女主角，
我却挑了一个健全的女孩子，还是他们班上
最好看、最优秀的女生。他们很惊讶，我却早
有计划，我希望不管是残疾的孩子还是健全
的孩子，都能通过排练这部短剧来学会互相
理解和互相支持。
在这么多人面前演戏，还是演一个残疾

的孩子，那个女生觉得自己没法做到，一直都
突破不了心理关。后来，所有的孩子，不管是
残疾的还是健全的，都过来鼓励她，说你可以
的，你没问题的，你就坐在那里，然后跌下去
就好了。孩子们还示范给她看。但那个女生一
直很害羞，虽然大家都在鼓励她，她却一直不
愿意演，最后都哭了，说，我不行，我做不到。
当时，学校里面的那些社会工作者就说，

廖智姐，你就不要逼她了，她不爱演就算了。
社工们对这群孩子一直特别照顾，想要维护
他们的尊严。我说我知道你们的好意，自尊心
是好的，但是如果他们的自尊心太强、太敏感
了，就会对自己的认识产生偏差，会变成一个
易碎的瓷娃娃，只能听到理解的声音和赞美
的声音，听不得任何的反驳。这样的呵护，从
长远来看，才真的是一种伤害，会让他们变得
更脆弱，而不是更强壮。我曾经遇到过一些残
疾的成年人，他们的内心非常敏感，在路上有
人对他微笑了一下，他都会觉得那是种嘲笑。
这是很可怕的。

因为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产生了分歧，
我们几个人觉得有必要先统一想法，于是，我
们让孩子先去练舞，然后到旁边去开了个小
会。我说孩子们的自尊心是很重要，但健康的
人格更重要，我们需要去锻炼他们，而不是过
度保护他们，迁就他们。可能因为我非常坚
持，几位社工也没办法，就说那你去试试吧。
他们就抱着质疑的态度在一旁观望。
我回去后，就去找那个女孩聊天，问她准

备好了没有，我们要来试第二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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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华夏的弃儿

经过一个星期的跋涉，刘强一行来到
“孟帕”。山口的岗哨见了刘强递上去的信就
放行了。来到寨子里，刘强见这里的房子都
是竹木结构，屋顶上盖着茅草。寨南有一座
红铁皮屋顶的小楼，楼前的广场上一面青天
白日旗在飘扬。这显然就是司令部。司令部
的长官是一位三十多岁被称作“陈团长”的
年轻军官。他见过刘强的信，就很客气地说：
“请问有什么事？”

游击队小头目连忙上前说明来
意。陈团长听罢，奇怪地朝刘强瞥了
一眼，说：“那就卸货吧！”卸货时，刘
强才发现，这批用厚厚的油布包着的
货，竟是齐崭崭的枪支弹药！他想这
支游击队，自称是世界上最革命的队
伍；而从广场飘扬的旗子来看，这支
山寨武装，应该是他们的敌对方———
国民党军残部。不辞辛劳地把自己的
武器送到敌方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刘强被弄糊涂了。
卸完武器，陈团长召来勤务兵，低

低耳语了几句。勤务兵就带着游击队
的人和马车走了。刘强刚想跟去，陈团
长说：“刘先生，让他们去取货吧，你在这里等
他们好了。”“他们去取什么货？”刘强一脸茫
然。陈团长一身旧军装，鼻梁上架着副眼镜，
看上去有些书卷气。听刘强这么问，眼睛里充
满了疑惑：“你不知道？”刘强觉得现在是摆脱
游击队的好机会，便点点头：“我是来这里的
路上被他们抓的差，他们的事我不知道。”

陈团长听罢，亲切地一笑：“好，我明白
了。既然这样，你就不要去管他们了，请跟我
来———”他把刘强带到了自己的家里。他的
家也是一幢茅草盖顶的陋室，陈设十分简
单。这时有个小战士进屋：“报告陈团长，饭
菜准备好了。”陈团长点点头，不一会，酒菜
就全上了桌。除了一盘熏野猪肉，其余看上
去都是些瓜菜豆类，不见精美却也清爽。喝
了几口酒之后，陈团长问：“你怎么会认识我
妈的？”“我跟陈太太是教友。”刘强这才明白
陈太太是他的母亲。陈团长一听，脸上露出
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刘强笑道：“怎么，我不
像基督徒？”
“看你的样子，明明是从那边过来的知

青嘛！”陈团长说。刘强笑道：“好眼力！不过
我比那些中学生长几岁，算是大学知青。”
“大学生啊？”陈团长眼睛一亮，给彼此的杯子
又斟满了，“那边过来的知青大多是来参加游
击队的。”刘强一听，知道这是他的疑问所在。
他一仰脖，把陈团长倒的一杯米酒喝尽了，然
后就将自己在国内获罪劳改到出逃后的经
历，大致说了一遍。关于宝贝、关于皎皎、关于
自己被害吸毒的事没有讲，他不想让自己的

心太痛。可即使如此，他也几度哽
咽：“我身为炎黄子孙，却无家可归，
有如丧家之犬……”

忽然，“砰”的一声，一拳重重地
敲桌子上：“兄弟，你算什么丧家之
犬？！你走到哪里，总归还是中国人。
可我们孟帕的这些弟兄，逃到人家的
地盘上，被驱赶被追杀，一死就是一
大片；我们赖在这里，还要被迫替别
人去打仗；我们无国无家无依无靠，
我们才是真正的丧家犬啊！”刘强见
陈团长脸颊通红、眼里噙着泪水，就
端起酒杯劝道：“兄弟，基督历尽苦
难，才得以重生。”陈团长一声感慨：
“看来我妈是真是喜欢你！唉，也许我

妈是对的，上帝终究没有抛弃我们。我们毕竟
生存下来了。不过，仍然是风雨飘摇中的一艘
破船，所有的恶浪都对我们心怀叵测……”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陈团长点亮了灯。刘

强真诚地说：“主能使黑暗降临，也能让光明
升起。只要人间有爱，苦难会过去的……”
突然，陈团长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兄弟，

留下来吧！你是大学生，有知识文化。留下来教
育我们的下一代！”看着陈团长渴望的目光，刘
强觉得无法推辞：“好，我……答应你！不过，我
还有一件事要办，办完了就回来。”刘强说的
“重要事情”，就是他想回去把魔石交给泰阳牧
师。“好，好！”陈团长大喜过望。两人畅饮至夜
深。在送刘强去住处的路上，陈团长的手搭在
刘强的肩膀上：“来，我们唱个歌……”

不等刘强有所反应，他就放声唱了起
来：华夏的弃儿在异乡流泪!我们流落在亚热

带的丛林里!任人宰割! 任人驱使!没有人肯

给你怜悯和正义!权力的拔河"输赢要绳子承

担!苍天啊苍天"这是什么道理#$刘强听着听
着，泪水从眼眶里溢出，模糊了视线……


